
B16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星星
語語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星期三

在
以
色
列
，
除
國
家
元
首
、
政
府
首
腦
等
政
要
去
世
後
舉
行
國
葬
之
外

，
其
餘
的
人
不
論
身
份
高
低
，
也
不
論
貧
窮
富
貴
，
辦
喪
事
都
比
較
簡
單
，

沒
有
辦
喜
事
那
樣
複
雜
、
繁
瑣
。

親
歷
大
使
館
律
師
的
安
葬
儀
式

中
國
駐
以
色
列
大
使
館
的
特
聘
律
師
迪
納
里
因
心
臟
病
突
發
不
幸
死
亡

，
我
作
為
大
使
館
的
政
務
參
贊
，
代
表
大
使
館
去
參
加
了
他
的
安
葬
儀
式
。

按
照
死
者
家
人
的
安
排
，
我
將
在
約
定
的
時
間
直
接
到
特
拉
維
夫
近
郊
的
一

處
公
墓
集
合
，
向
死
者
作
最
後
告
別
，
至
於
去
公
墓
之
前
及
下
葬
之
後
為
死

者
舉
行
的
一
系
列
弔
喪
儀
式
，
我
就
不
參
加
了
。

我
知
道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禮
儀
多
，
故
在
去
之
前
大
體
了
解
了
一
下
參
加

猶
太
人
葬
禮
的
有
關
習
俗
。
猶
太
人
重
視
死
者
肉
身
入
土
下
葬
，
故
不
能
火

化
，
也
不
用
棺
木
，
將
遺
體
用
裹
屍
布
包
好
安
放
到
事
前
挖
好
的
土
穴
中
，

再
用
土
覆
蓋
上
就
算
下
葬
了
。
猶
太
人
舉
行
安
葬
儀
式
非
常
準
時
，
參
加
者

不
能
遲
到
，
故
我
提
前
到
達
了
現
場
。
不
久
，
死
者
的
家
人
將
用
裹
屍
布
包

裹
好
的
屍
體
運
到
墓
地
，
許
多
親
戚
朋
友
也
幾
乎
在
同
一
時
間
陸
續
來
到
。

按
規
矩
，
在
現
場
我
不
能
向
苦
主
表
示
問
候
。
要
問
候
，
只
能
到
苦
主
家
中

。
我
遵
照
當
地
習
俗
與
死
者
的
親
友
一
起
圍
站
在
墓
穴
四
周
，
將
靠
前
的
位

置
留
給
了
死
者
家
人
。
隨
後
屍
體
被
放
進
土
穴
，
我
也
和
大
家
一
起
用
手
抓

了
一
把
泥
土
放
進
墓
穴
，
也
有
人
則
用
一
把
小
鏟
鍬
鏟
上
一
鍬
土
倒
進
去
。

我
們
看
着
公
墓
的
工
作
人
員
向
墓
穴
中
填
土
，
在
此
過
程
中
當
然
死
者

的
家
人
和
至
親
好
友
難
免
傷
心
落
淚
。
等
墓
穴
被
土
填
滿

後
，
人
們
懷
着
憂
傷
，
一
個
個
陸
續
離
開
。
由
於
我
按
約

定
不
隨
死
者
家
人
到
家
中
弔
唁
，
故
須
在
安
葬
現
場
向
苦

主
告
別
。
當
時
，
我
只
說
了
﹁節
哀
保
重
﹂
之
類
的
話
，

卻
不
知
道
告
別
時
按
猶
太
習
俗
還
要
講
這
樣
一
句
話
：
﹁

願
無
所
不
在
的
神
在
錫
安
的
哀
悼
者
中
安
慰
你
。
﹂
但
我

想
我
不
是
猶
太
人
，
又
是
第
一
次
參
加
猶
太
人
的
喪
葬
儀

式
，
哪
能
明
白
這
所
有
的
規
矩
，
因
此
沒
有
說
這
句
話
估

計
沒
有
太
大
關
係
，
對
方
也
會
理
解
、
諒
解
，
不
至
責
怪

我
不
講
禮
儀
。
據
說
，
若
到
死
者
家
中
弔
唁
，
進
門
前
務

必
洗
手
，
不
然
就
是
大
不
敬
。
弔
唁
時
還
要
誦
讀
經
文
，

與
死
者
家
人
一
起
祈
禱
。
當
然
，
我
沒
有
去
，
也
就
不
需

遵
守
這
些
禮
儀
了
。

事
後
我
想
，
苦
主
所
以
不
安
排
我
到
她
家
中
弔
唁
，

可
能
與
我
不
是
猶
太
人
，
不
會
明
白
他
們
的
宗
教
禮
儀
、

更
不
會
唸
經
祈
禱
等
情
況
有
關
。
為

了
大
家
方
便
，
我
作
為
中
國
大
使
館

的
代
表
，
禮
節
性
地
出
席
一
下
安
葬

儀
式
就
可
以
了
。

猶
太
人
也
重
視
入
土
為
安
和
落

葉
歸
根安

葬
完
死
者
後
，
親
人
要
服
喪

守
靈
七
天
，
不
洗
臉
、
不
修
面
，
坐

在
地
上
接
待
弔
唁
者
。
親
朋
好
友
也
可
在
報
紙
上
刊
登
慰

問
、
弔
唁
廣
告
。
有
的
猶
太
家
庭
在
喪
事
的
第
三
十
天
為

死
者
修
築
石
墓
，
但
沒
有
雕
像
和
裝
飾
。
去
墓
前
弔
唁
的

人
通
常
不
獻
花
，
而
是
在
墓
上
放
一
塊
小
石
子
。
死
者
過

周
年
時
，
家
人
要
點
燃
象
徵
生
命
之
火
的
大
蠟
燭
，
悼
念

亡
靈
。猶

太
人
非
常
重
視
人
死
亡
後
的
屍
體
，
認
為
屍
體
是

死
者
生
前
靈
魂
的
載
體
，
必
須
受
到
尊
敬
和
妥
善
處
理
。

他
們
也
十
分
重
視
入
土
為
安
，
屍
體
要
在
二
十
四
小
時
之

內
埋
葬
掉
，
即
使
死
囚
也
不
能
暴
屍
過
夜
。

流
散
在
外
的
許
多
猶
太
人
都
希
望
喪
葬
﹁落
葉
歸
根

﹂
，
即
死
後
將
屍
體
運
回
以
色
列
安
葬
，
但
客
觀
上
很
難

做
到
。
鑒
於
耶
路
撒
冷
老
城
南
面
的
錫
安
山
上
有
猶
太
大

衛
王
的
聖
墓
，
猶
太
人
將
此
奉
若
神
明
，
所
以
許
多
死
者
的
家
人
就
設
法
從

錫
安
山
上
取
來
一
小
包
泥
土
，
再
將
這
包
泥
土
放
進
死
者
的
墓
穴
裡
，
這
樣

既
可
表
示
已
回
到
故
鄉
安
葬
，
又
可
表
明
最
後
安
息
在
聖
潔
的
土
地
上
。

猶
太
人
除
生
活
在
以
色
列
外
，
還
有
許
多
人
生
活
在
世
界
各
地
。
不
同

地
方
的
猶
太
人
，
因
所
處
環
境
不
同
，
其
喪
葬
儀
式
既
有
共
同
之
處
，
也
有

各
自
的
特
色
和
做
法
。

猶
太
人
﹁視
死
如
歸
﹂

猶
太
文
化
傳
統
承
認
﹁人
總
有
一
死
﹂
的
客
觀
規
律
，
認
為
死
亡
並
不

可
怕
，
因
為
它
不
是
人
的
徹
底
消
亡
，
而
是
其
生
命
另
一
階
段
的
開
始
，
死

亡
之
後
便
是
永
生
。
猶
太
人
長
期
受
到
的
教
育
是
：
正
視
死
亡
，
同
時
以
其

有
意
義
的
一
生
而
得
到
永
生
的
回
報
。
死
亡
雖
是
一
場
悲
劇
，
但
它
卻
意
味

着
歸
家
。

猶
太
教
不
僅
教
育
猶
太
人
﹁視
死
如
歸
﹂
，
而
且
要
求
活
人
預
先
思
考

其
死
亡
問
題
，
並
為
有
一
天
死
亡
做
諸
如
留
下
道
德
遺
書
、
進
行
懺
悔
禱
告

等
相
關
準
備
。
留
下
道
德
遺
書
就
是
人
去
世
前
給
後
人
寫
一
封
信
，
信
中
闡

明
自
己
的
人
生
觀
和
價
值
觀
，
並
表
達
自
己
對
後
代
的
期
望
。
傳
說
這
個
傳

統
源
自
猶
太
先
祖
雅
各
臨
終
前
向
兒
子
祝
福
並
留
下
遺
言
的
故
事
。

在
以
色
列
各
地
，
人
們
看
不
到
豪
華
的
陵
墓
，
但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赫
茨

爾
山
和
橄
欖
山
上
，
卻
可
看
到
一
些
特
殊
的
陵
墓
，
即
安
葬
名
人
的
公
墓
、

軍
人
公
墓
和
猶
太
教
教
士
的
陵
墓
。
這
些
陵
墓
是
供
人
們
瞻
仰
已
故
領
導
人

、
舉
行
紀
念
儀
式
以
及
猶
太
教
徒
祈
禱
的
地
方
。

當香港社會仍未普遍認識自
閉症之時，荷里活早於一九八八
年 便 有 一 齣 商 業 電 影 《Rain
Man》（港譯《手足情未了》）
，由著名演員德斯汀．荷夫曼及

當時剛冒起的紅星湯．告魯斯合演。故事講述天性蠱
惑的弟弟（湯飾演）意欲爭奪亡父遺產，卻遇上自小
分離的哥哥（德斯汀飾演）。弟弟偶爾發現哥哥對數
字有驚人記憶力，於是利用哥哥到賭場大發橫財。可
是另一方面，哥哥個性孤僻，言詞笨拙，人到中年仍
未曾談過戀愛，這時弟弟才知道哥哥原來是自閉症患
者。兩兄弟自此衍生了濃烈的骨肉親情，互不捨棄。

該電影的英文名稱來由，是因為哥哥的角色叫
Raymond，但因為他發音不正，表達欠佳，故此往往
讓人以為自己的名字是Rain Man，令弟弟只記得在
孩提時代，曾經有一位 「雨人」與自己玩耍……

多年前我看過這電影，印象很深刻。除了羨慕當
年湯．告魯斯的 「酷」外形，亦被 「雨人」的古怪行
為弄到哭笑不得。

直到現在，我的兒子星星確診為自閉症兒童，令
我重新記起 「雨人」的種種奇形怪行，當中大部分徵
狀都是因為 「感統障礙」所致。

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法， 「感覺統合（一般稱
為 「感統」）的定義是指一種神經系統，用以組織來
自身體及環境的感覺訊息，好讓個體可以有效運用其
肢體與環境互動。若感覺統合出現障礙時，會產生知
覺、語言、認知障礙、情緒及行為控制不良等問題，
也就是無法正常對外界事物反應。」其異常反應是 「
將訊息完全抑制、肢體無反應或反應遲鈍」。絕大部
分自閉症患者，都必定出現感統困難。

具體來說，星星一歲多的時候，我放工回家踏入
門口，見到他在客廳自顧玩耍，但他不會因為 「聽到

」我開門甚至叫喚他而轉頭回應。即使我走近從後叫
他，他也不會有任何反應。其實他並非聽不到聲音，
只是因為其 「感統」薄弱，未能從聽覺方面作出適當
回應。另一方面，正因為本身的 「感統」有問題，故
此星星總要找尋外來刺激，以求令自己的感官獲得強
烈滿足感和動力。由是他喜歡將身體自轉，務必把腦
袋弄得地轉天旋，這才有一點自我存在的感覺。另外
他亦經常無緣無固地搖晃雙手，藉此令自我身體產生
較強的平衡感覺。如果是較嚴重的自閉症患者，更會
四處拍打東西，甚至拍打自己的身體或尖叫。一方面
這是因為他們未能清楚表達自己的喜惡感受，另方面
也是因為他們需要很強烈的身體感覺。

這些行為和動作，在別人眼中看來像怪物，也是
可以理解的。

現時醫學上並未確定任何特定藥物可以治療自閉
症，大部分患者都以行為治療的方式處理。當中尤以
「職業治療」（Occupational Therapy 簡稱OT）為主

要基礎。
星星自一歲零十個月開始進行OT訓練。每周一

次課堂約五十分鐘，都是由專業治療師以一對一的個
別形式進行。這些課堂大概可分為身體鍛煉和桌面訓
練兩大部分。表面看來，這些活動都好像很簡單，例
如身體鍛煉就是每次都要盪鞦韆，但是這種盪鞦韆是
有目的而為，並不是小孩在遊樂場般玩耍。孩童在鞦
韆上來回搖晃，都要眼觀前方並捉拿某些物件對象（
一般都是玩偶），以此讓孩童感受身體的自我搖晃感
覺。此外，孩童會在一張特製的三層床架上下爬行，
層架之間並非木板，而是具彈性的尼龍布料。孩童需
要用力但同時很靈巧地手腳並用爬上爬下，藉此找出
四肢協調的感覺。

在開始OT訓練之前，星星可說是一個笨手笨腳
的兒童。他走路時搖搖擺擺，經常碰到周遭環境的東

西。他也不懂得彈跳。我們帶他去一些室內遊樂場，
看見其他小朋友在彈床上跳高跳低，但他卻不曉得怎
樣以雙腳跳，更莫論單腳站立或彈跳。

其他方面，星星也不懂得拋球、接球，也不懂得
踢球。親戚們在星星兩歲生日時送來一輛小孩單車作
生日禮物。那是後排有兩個小型輔助輪的單車，但星
星怎也學不懂如何將雙腳於踏板來迴旋轉，於是那輛
單車只有在家一直閒着，直到星星接近四歲才學會踏
單車（但仍只是那四輪單車）。

這些身體動作，對於其他同齡小孩，一般都能夠
從觀察和模仿中學習，否則由成人作出指示然後反覆
練習，小孩起碼都可以初步掌握竅門。

對於一個自閉孩童而言，由於自身的感統障礙，
他們都需要學習每一個動作的整體過程。簡單如拋球
，OT導師便要教導星星如何以拋物線將球向前拋出
；接球時要先作出預備，眼睛留意對方，視線集中在
物件（球），然後計算時間伸展雙手把來球接住。

每次OT課堂，先進行約半小時的身體鍛煉，然
後便是桌面訓練。所謂桌面訓練，主要都是訓練小手
肌─即是手部動作，簡單如剪紙、扣鈕、扭緊螺絲
；稍為複雜的例如蒙眼伸手入一個小口袋，摸索不同
質感的物品，從而令孩童感受軟、硬、冷、滑、黏稠
和粗糙等不同觸覺。另一方面，孩童在小桌子與導師
對坐，聽從指示然後作出反應，也能加強孩童與人溝
通的經驗。

星星從開始時不肯坐着接受訓練，直到大約四歲
才能自己以左手握紙，右手拿剪刀跟着粗線圖案剪裁
不同形狀。

不論是拋球、彈跳，抑或剪紙、扣鈕，這些表面
極其簡單的動作，全都包含預備、迎接和完成等程序
，進行時亦要留心和專注，並需要手眼和身體互相協
調。更重要是，OT課堂每周只有五十分鐘，但我和
星媽在家要持續為星星進行相同訓練，以恆心和耐力
克服 「感統障礙」。

從那些基本動作，便可引伸至日常生活狀況，例
如穿衣、穿鞋，吃飯、飲湯，自閉兒都要從零開始練
習。套用OT導師的說法： 「只要搞掂自己，唔好論
論盡盡，就可以進一步學習其他知識。」

在
明
代
陸
容
的
《
菽
園
雜
記
》
卷
十
中
有
這
樣
一
則
筆

記
：
俞
漢
遠
，
上
虞
人
，
能
詩
畫
。
嘗
膺
保
舉
寓
京
師
，
時

吏
部
郭
尚
書
知
其
能
畫
，
使
人
召
之
，
不
赴
。
召
者
曰
：
﹁

塚
宰
（
古
代
對
吏
部
尚
書
的
別
稱
）
，
人
欲
求
一
見
而
不
可

得
，
子
何
獨
不
往
？
﹂
漢
遠
曰
：
﹁吾
以
應
薦
而
來
，
今
往

為
之
畫
，
使
他
日
得
美
除
（
理
想
的
官
職
）
，
人
將
謂
以
畫

得
之
。
﹂
卒
不
往
。
後
卒
邸
旅
，
貧
無
所
蓄
，
鄉
人
裒
金
為

斂
之
。
近
有
鍾
欽
禮
者
，
亦
上
虞
人
，
善
畫
山
水
，
以
上
司

多
好
其
畫
，
輒
以
此
傲
人
。
無
何
，
依
託
官
府
聲
勢
，
詐
取

人
財
。
事
露
，
問
發
充
軍
。
間
有
持
其
畫
奉
餘
者
，
余
曰
：

﹁屋
壁
雖
陋
，
不
掛
賺
金
賊
畫
也
。
﹂

在
這
則
筆
記
的
最
後
部
分
，
陸
容
談
到
了
古
人
品
評
書

畫
作
的
兩
條
標
準
：
一
要
師
法
古
，
二
要
人
品
高
。
還
談
到

了
人
品
跟
畫
品
的
關
係
：
人
品
不
高
，
雖
工
亦
減
價
矣
。
為

此
，
他
還
介
紹
了
一
個
人
物
的
做
法
：
吾
鄉
張

節
之
先
生
，
見
人
收
蓄
黃
廉
使
翰
（
黃
翰
：
華

亭
人
，
書
法
家
）
草
書
，
即
令
裂
去
，
云
：
好

人
家
卻
收
此
人
筆
跡
。
其
極
惡
如
此
。

這
是
一
則
很
有
意
趣
的
筆
記
。
其
中
兩
位

重
點
介
紹
了
個
性
截
然
相
反
的
人
物
給
人
印
象

至
深
：
俞
漢
遠
心
高
氣
傲
，
面
對
權
貴
不
肯
低

頭
彎
腰
；
鍾
欽
禮
喜
歡
﹁依
託
官
府
聲
勢
，
詐

取
人
財
﹂
。
同
為
上
虞
人
的
他
們
有
相
近
的
地

方
，
那
就
是
都
很
能
畫
。

但
是
，
前
者
因
為
人
品
高

貴
因
而
被
人
讚
譽
，
後
者

因
為
人
品
低
劣
而
被
人
鄙

視
。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中
國
人
的
一
種
觀
點

：
畫
品
是
和
人
品
相
聯
繫

的
。

不
僅
如
此
，
事
實
上
中
國
人
還
習
慣
於
將

文
品
與
人
品
相
聯
繫
。
比
如
說
李
白
，
他
的
詩

歌
固
然
寫
得
好
，
而
他
﹁安
能
摧
眉
折
腰
事
權

貴
，
使
我
不
得
開
心
顏
﹂
的
做
人
態
度
，
更
加

讓
人
欣
賞

—
民
間
更
有
他
在
朝
堂
之
上
讓
權

臣
高
力
士
、
李
林
甫
為
他
脫
靴
、
研
墨
的
傳
說

；
所
以
，
李
白
也
才
能
在
民
間
乃
至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佔
有
如
此
崇
高
的
地
位
。
反
過
來
說
，
像
錢
謙
益
，
雖

然
作
為
散
文
家
、
詩
人
，
清
初
開
一
代
詩
風
者
，
在
明
末
清

初
文
壇
具
有
重
大
影
響
，
並
且
單
單
從
文
學
藝
術
的
角
度
考

量
，
成
就
也
不
低
，
但
就
因
為
﹁降
清
﹂
，
在
國
人
眼
中
屬

於
軟
骨
頭
，
故
而
也
影
響
到
了
人
們
對
他
的
總
體
評
價
。

不
過
，
話
又
得
說
回
來
，
中
國
的
文
人
十
分
複
雜
，
遠

非
小
蒜
拌
豆
腐
那
樣
一
清
二
楚
。
比
如
說
李
白
雖
然
給
人
以

傲
骨
錚
錚
的
印
象
，
可
事
實
上
他
至
少
對
一
個
權
貴
，
也
是

一
國
之
內
最
大
的
﹁權
貴
﹂

—
皇
帝
之
人
還
是
畢
恭
畢
敬

的
。
可
以
說
明
這
一
點
的
是
，
李
白
跟
王
維
等
人
一
樣
學
了

不
少
的
馬
屁
詩

—
應
制
詩
。
而
錢
謙
益
在
其
晚
年
，
暗
中

與
西
南
和
東
南
海
上
反
清
復
明
勢
力
聯
繫
，
似
乎
又
不
甘
心

貳
臣
的
名
聲
。
這
是
為
什
麼
？
大
概
與
中
國
文
人
受
儒
家
﹁

用
世
﹂
的
思
想
影
響
很
深
，
而
要
﹁用
世
﹂
又
非
得
帝
王
之

人
點
頭
有
關
；
跟
中
國
的
文
人
知
道
，
文
品
與
人
品
相
聯
繫

，
未
來
的
人
們
對
自
己
﹁文
品
﹂
的
評
價
肯
定
會
牽
扯
到
﹁

人
品
﹂
也
有
關
。

所
以
，
做
人
固
然
難
，
做
中
國
的
文
人
更
不
容
易
。

肉身入土的猶太喪葬習俗 陳來元

中
華
文
化
的
擺
渡
人

嚴
方
正

星星的感統 星 語

孟
子
休
妻
貝
一
中

文人不易做 嚴 陽

年輕化、取消部
門遴選、處級以上幹
部不得成為候選人
……最近，二○一五
年兩院院士增選工作
分別啟動。這是去年

兩院分別修改院士章程之後的第一次增選
，一系列新規備受關注。不少媒體都發表
了評論文章，紛紛為院士去行政化去利益
化鼓與呼，院士就應該從 「院仕」回歸院
士，院士是榮譽而非行政頭銜。官員們爭
搶院士不是好事，絕對不利於科學的發展
。當然，官員也不是不可以當院士，但不
應該依靠權力，而應該依靠科研成果。我
以為，斯大林是一個好典型，因為斯大林
可以當正面典型，也可以當反面教材。

先說反面。斯大林雖說最終當上了院
士，但那不是斯大林注重科學研究，又有
了驚人的科研成果。而是環境變了，蘇聯
學術界已經亂套了，權力對科學的干預已
經成了家常便飯。當時，對斯大林的崇拜
已經登峰造極，沒有人再敢對斯大林說 「
不」。斯大林評上了院士，那不是科學的
喜悅，而是權力的狂舞。因為斯大林當選
院士，靠的是權力，而不是學術標準。我
國的情形與蘇聯學術界好有一比。官員們

爭搶院士已經達到瘋狂的程度，左手揮舞着權力大棒，
右手拿着大把的金錢行賄，張曙光就是一個典型。當院
士可以享受部級待遇時，院士還能有學術的光環嗎？

再說正面。一九二九年，斯大林首次申報蘇聯科學
院院士資格時，落選了。其實，斯大林的學識也很淵博
。有人考證，早期的蘇共領導層，個個學有專長，知識
淵博。只是在院士評選上，學術為上，一評一比，斯大
林因為沒有過硬的學術著作，落選也很正常。應該說，
斯大林感到很沒面子也很正常，畢竟斯大林不是普通科
技人員。但是，落選了斯大林也無可奈何，因為院士評
選不是以權力為標準，而以學術為標準，斯大林作為最
大的官也得遵守規則。在這一方面，斯大林是值得肯定
的，評選院士資格不夠，不能用權力加分，也不能用金
錢去堆。

聯想到今天我國的院士評選，我覺得當年斯大林落
選院士有幾點啟示意義：第一、在科學面前學術第一，
權力和金錢一文不值，要評選院士就拿科研說話，用權
力和金錢開道，既是腐敗，也是科學醜聞；第二、院士
不該是官銜，用權力和金錢爭搶來，也沒有實惠，更不
能用院士頭銜胡作非為，這必須用制度予以規範；第三
、官員不是不應該評選院士，而是必須拿科研成果說話
，不論是大學科研機構的官員，還是行政官員，只要熱
心科研，我們都應該舉雙手歡迎；第四、任何時候都應
該奉行 「科學高於權力」，當權力和金錢高於科學時，
科學也就沒有了生存的空間，那是社會的悲劇；第五、
院士可以致富，必須是科研轉化為生產力造福人類的正
常回報，但 「院士」不能拿來換錢。

我們不反對有科學家因士而仕，但絕不能讓官員因
仕而士成為現實，科學拒絕權力干預！斯大林是一個好
典型，斯大林從正面典型變為反面教材，需要反思的東
西很多。院士評選要讓權力走開，當然，官員要有這樣
的雅量，社會要有這樣的氛圍，否則，說什麼都是白說。

斯
大
林
落
選
院
士
遐

邇
據《韓詩外傳》記載，

孟子外出回來，見妻子叉開
兩腿坐在那裡，就回頭對母
親說，我媳婦缺乏禮儀，請
允許我休了她。孟母問，為
什麼？孟子答，她劈腿而坐

。孟母問，你怎麼知道的？孟子答，我親眼所見
。孟母說，這說明你不懂禮節，不能責備媳婦。
《禮記》上不是說了嗎？將進門，問誰在；將上
堂，高聲揚；將入戶，眼向下。這些都是為了讓
居室裡邊的人有個準備。如今你連個招呼也不打
，就闖進了媳婦獨居的內室，因而看到了她劈腿
而坐的樣子，這是你禮節不周，怎麼能怪你媳婦
呢？於是，孟子自愧失禮，打消了休妻的念頭。

「孟子欲休妻」這一典故，意在說明居家禮
儀，儘管其中也有 「劈腿」的細節，與當下流行
的 「劈腿」概念，名雖同而義不同。在我國古代

禮儀中，向有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之說。那
麼，怎樣坐才算符合禮儀呢？

在一些古裝影視劇中，我們經常會看到古人
正襟危坐的情景：先撩起袍服前襬，雙膝依次跪
地併攏；再撩起後襬，臀部落在腳跟上；雙手平
伸，扶於膝上；抬頭挺胸，目不斜視。這種姿勢
，既端莊，又體面，還能體現敬重，是我國古代
最標準、最正規的坐姿，通常稱為跪坐，亦稱正
坐。至少在漢代以前，人們在正式場合都是這樣
坐的。大約是正襟危坐太過嚴肅、呆板，也比較
累人，後來，隨着褲裝和桌椅板櫈的普及，跪坐
就漸漸地淡出了禮儀規範，但在日韓等一些東南
亞鄰邦，還部分地保留下來。有人據此提出恢復
跪坐，顯然不夠現實，因為居住條件和生活習慣
都不允許。

上古時期，人們穿着寬袍大袖、兩襟相掩的
衣裳。這衣裳兩字，各有所指，所謂 「上衣下裳

」。衣者，依也，用來遮蔽上身；裳者，裙也，
用來遮蔽下體。連體裙稱作 「裳」，長裙則稱為
「常」。那時還沒有包裹下體的褲子， 「裳」也

好， 「常」也好，說白了都是蓋住下體的遮羞布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防止走光。所以《禮記》
中有 「勞毋袒，暑毋褰裳」，就是說，做活時不
能袒胸露背，夏天也不要把裙襬撩起來。

在桌椅板櫈之類的傢具沒有普及之前，古人
席地而坐，雙膝若不併攏，衣襬若不垂斂，就很
容易暴露下體，讓人感到難堪，跪坐的禮儀便由
此推廣開來，成為公開場合坐姿的慣例。臀部坐
地，兩腿叉開，雙膝屈起，稱為 「箕踞」，這在
古代會被視為不雅，也是極不禮貌的姿勢。當然
，非公開場合又另當別論。孟子休妻的理由，在
《韓詩外傳》中只有一個字 「踞」。字典的解釋
是：古人席地而坐，將兩腿八字形分開。說白了
，不就是劈腿嗎？

讓世界了解中
國，當然可以通過
水餃、湯圓、舞龍
、舞獅、中國畫、
瓷器、少林功夫、
太極拳等，但更緊

要的是要有一批深諳中國韻味、號準中國
脈搏的有心人在文化交流中充當 「擺渡人
」。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它之所
以能夠長盛不衰，其生命力來自獨特的內
部結構。漢字形音義三位一體，在形音義
之中，表意是它的主體功能。穩定的形、
義使它超越了標音能力的缺陷：儘管古今
漢語和南北方言語音有許多不同，人們卻
能超越時空 「由文知義」，使得隔代的人
可以共享書面閱讀，異地的人可以借助文
字溝通。雖然有些中國少數民族有自己的
文字，但漢字組成的書面語，仍被大家尊
為共同的文化載體。

瑞典的漢學家高本漢早在九十年前就
說過： 「這個文字是中國人精神創造力的
產品，並不是從其他民族借來的；漢字書
體美麗可愛，所以中國人常用其作為藝術
的裝飾品。而且學習漢字也並不見得怎麼
繁難：只需熟悉了幾百個的單體字，就得
到了各種合體字裡所包含的分子。」如果
說，中國當代學者周有光是精通世界文字
發展史之後，對自己的文字有堅定的 「自
知之明」，高本漢便是深刻理解中國文化
之後的 「旁觀者清」了。法國教育部現任
的漢語總督學法國人白樂桑也是個漢語漢

字迷。他一九五○年出生，一九七三年來北京留學。
他說過，漢字是藝術，一見到它就被吸引住了，並且
揮之不去。他認為學好漢字可以更快更好地學習漢語
，編了一系列通過常用漢字學漢語的好教材，多年
來成為歐洲最流行的漢語課本。

我國學者馮友蘭（一八九五至一九九○），他先
在北京大學學習哲學，繼而去美國深造，一九二四年
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回國從教二十年後
，再赴美國講學。一九四七年他將在賓夕法尼亞大學
講課的英文講稿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書在美國
出版。一九八五年，馮的學生涂又光據英文本譯為中
文，由北大出版。這一本面向世界的中國哲學讀本，
深刻精當，妙語連珠。 「中國哲學家的言論、著作富
於暗示之處，簡直是無法翻譯的。只讀譯文的人，就
丟掉了它的暗示；這就意味着丟掉了許多。」 「說西
方侵略東方，這種說法並不準確。事實上，正是現代
侵略中世紀，要生存在現代世界裡，中國必須現代化
。」 「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是因為他們習慣於從天下
即世界的範圍看問題。」

竊以為，中國人讀這本書，不但可以追溯祖先，
更有利於來觀照當下和展望未來。這本最初用英文寫
的書，原本是面向外國讀者的。絕非誇大其詞，外國
人不讀此書，恐怕難以從骨子裡了解一個完整的中國
。順便瞎操心一次──奧巴馬總統說美國還要領導世
界一百年，這種自信，值得尊重。不曉得他讀過馮先
生寫的這本不厚的英文書麼？他若讀了此書，一定會
對大洋彼岸的居民有進一步的了解，中國人的生活方
式和思維方式抑或會超乎其想像，馮著珠圓玉潤的文
字一定會滋潤他豪情萬丈的心田。

星
星
手
繪
﹁家
庭
游
泳
﹂


